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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 ， 如果有人问 ： 土地是从

哪里来的 ？ 回答一定是 ： 盘古开天辟

地得来的 。 那是神话 。 生活在长江入

海口崇明长兴横沙三岛上的人 ， 他们

的感觉是， 脚下的土地是长出来的！

史料记载 ， 公元 618 年到 628 年

（唐武德年间 ）， 这是最早有关崇明岛

的记载， 直到清朝中期 ,几个沙洲才聚

成今天崇明岛的雏形 。 这期间一千多

年 ， 崇明岛此消彼长漂浮不定 ： 最北

端曾在江苏吕四镇的位置上 ， 最南端

已接近了吴淞黄浦江的出口处 。 那

么 ， 是什么力量 ， 让崇明岛停止了漂

浮 ， 最后落脚在现在的位置上 ， 让崇

明人有了真正的立足之地 ； 又是什么

力量 ， 让长兴岛横沙岛依次在一百多

年内 ， 依偎在崇明岛的旁边 ， 安静地

迎送长江的来水和东海的潮头？

这也是今天崇明长兴横沙三岛人

的心结。

近来重读王安石的 《狼山观海 》。

这首诗， 让我品味再三：

万里昆仑谁凿破，

无边波浪拍岸来。

晓寒云雾连穷屿，

春暖鱼龙化蛰雷。

阆苑仙人何处觅？

灵槎使者几时回？

遨游半在江湖里，

始觉今朝眼界开。

王安石出生在公元 1021 年， 是江

西梧州人， 1042 年北上考上进士及第

后， 先在扬州做官 。 扬州南通 ， 都在

长江北岸 ， 相距三百里路 。 此时 ， 南

通建镇已经一百多年了， 这里的狼山，

被誉为江海第一山 ， 也因为狼山顶上

广教寺缭绕不绝的香烟而闻名遐迩 。

王安石作为年轻的诗人 ， 在这个暮春

初夏时节登临狼山 ， 他的心情是完全

可以被人猜测的 。 《狼山观海 》 气势

磅礴 ， 完美地表达了一个内陆人第一

次见到江海时的心情和感慨 ， 展现了

当年长江入海口的景象：

“遨游半在江湖里”， 从一片江湖

浅滩上登上狼山 ， 西边汹涌的长江来

水 ， 犹如万里昆仑被凿破了一般 ， 惊

涛如雷骇浪拍岸 ； 向东眺望 ， 这里江

面突然开阔 ， 清风习习 ， 水天一色 ，

近处芦苇摇曳， 鸥鸟翩翩， 极目远眺，

“晓寒云雾连穷屿 ”， 这个穷屿可能就

是崇明岛 ！ 狼山已是阆苑 ， 今天的仙

人就是诗人本身 ， 而等待的灵槎使者

就将来自烟煴之中的崇明岛！

读罢 《狼山观海 》 ， 我便去了狼

山 。 今天的狼山已经改名 ， 叫琅山 ，

也叫紫琅山， 但我依然叫它狼山。

登上狼山， 已经不是王安石那个

年代的景象。 其实， 这里不仅有狼山，

还有军山 、 剑山 、 马鞍山和黄泥山 ，

它们从东向西， 依次耸立在长江边上，

军山最东边 ， 高度也只有 108.5 米 ，

最出名的狼山居中间 ， 高度是 104.8

米 。 剑山的高度有 87.33 米 。 马鞍山

和黄泥山还要低矮一些， 笼罩在树木

的绿荫里。 这五座山， 是地壳运动的

产物 ， 距今天已经有 3.5 亿年至 4 亿

年。 可以想象， 在更早的年代里， 这

五座山在一条直线上屹立在东海的波

涛之中， 而今天， 作为南通的风景区，

连种植的每一棵树都是经过选择的 。

五座山下泥土已经联结在了一起， 长

江的岸线已经向南边的长江里推伸了

几百米！ 这五座山， 给了我们另外的

看点和诠释。

站在狼山上眺望长江， 想到的是

一个关于流水中泥沙的物理概念： 流

水的侵蚀和流水的堆积 。 一般情况

下， 流水的侵蚀在上游， 激流可以把

大山劈开， 让峭壁如刀削 ； 而流水的

堆积则在下游 ， 让泥沙成沙洲成岛

屿 。 这里 ， 在狼山一排的五山脚下 ，

是长江里唯一一处既有流水的侵蚀 ，

又有流水堆积两种形态的江段 ！ 力

量无比的侵蚀 ， 被五山的阻挡而终

止 ， 而五山之间的流水就变得缓慢 ，

正好符合流水堆积的原理， 这个堆积

完成之后 ， 长江新的走向就确定了 ！

也就是说， 是狼山这里的五座山， 指

引了长江流水的方向， 让长江流水的

侵蚀在这里结束 ， 而新的流水堆积 ，

正是让崇明岛停止了漂浮！ 从 《狼山

观海 》 至今一千年来 ， 狼山以东 120

公里已经成陆， 让崇明岛成了真正意

义上的岛， 也就此逐步形成了今天新

的长江入海口！

这是自然界的鬼斧神工， 全部的力

量， 来自于包括南通狼山这里的五山。

今天， 生活在长江入海口的崇明

长兴横沙三岛人， 回头望狼山， 它就

是一本原始的相册， 记录的是真实的

影像。 一千年时间不长， 如果今天的

专业人士有心， 研究狼山以东海门市

和启东市两个地域的岸线变化， 就能

计算出过去一千年里长江泥沙的下泄

量， 由此看得出长江上游水土流失的

情况； 而依照今天测定的长江流水里

泥沙的含量， 就能看到一百年后， 一

千年后长江的入海口位置。 因此， 就

该研究长江流水堆积这门课程， 研究

由此生成的土地如何规划利用， 研究

此举将对上海和华东地区乃至太平洋

西岸的气候影响等问题。 而 《狼山观

海》， 给我们提供了崇明岛和长江入海

口演变的时间节点， 读诗有美的收获，

回头望狼山， 就有了新的答案和新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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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稽大王王旡能
沈西城

小时候， 阎叔叔常来我家打牙祭，

他一来， 满堂生风， 笑语盈室 ， 讲笑

话 “王小二过年” “广东上海话”， 听

得人人笑煞快。 捧腹大笑到吃勿消了，

还是缠牢他往下说： “老爷叔 ， 再讲

一只， 好伐？ 我叫老爸爸请侬吃老酒，

要白兰地还是威士忌？” 阎叔叔无奈地

半带骂： “侬价小弯， 老贪心 ， 叔叔

勿是说滑稽价 ， 夏里搭有价多笑话 ？

肚皮里向价物事全倒出来哉！” 死缠烂

打我本事， 阎叔叔只好双手一摊叫屈：

“我又勿是王旡能， 要听末， 去问王旡

能 ！” 年纪小小 ， 哪知王旡能何许人

也 ？ 后问 《大成 》 社长苇窗胞兄老

吉， 方知是上海滩滑稽大王 ， 滑稽帮

帮主， 也就时下常说的一代宗师 。 及

长 ， 看资料 ， 才晓得王旡能的能耐 ，

不妨一说。

王旡能， 小名阿魁 ， 又叫小辫子

阿魁 ， 苏州人 ， 糯搭搭 ， 生于 1892

年， 十三岁到上海， 在笑舞台演文明

戏 ， 擅演小人物 ， 因常穿马甲上台 ，

又叫 “马甲滑稽”。 其时， 文明戏最为

观众所喜， 每演， 必卖个满堂红 。 文

明戏开幕前， 必先来道甜点心 ， 串演

小滑稽， 此为滑稽戏的滥觞 ， 王旡能

为个中能手。 文首言及的 “王小二过

年” 即脱胎自王旡能的剧目 ， 上海人

叹苦经 ： 王小二过年 ， 一年勿如一

年 ， 穷得吓煞人 。 王旡能手上绝活

多， 《贱骨头》 《孟姜女过关 》 堪称

极品。 滑稽看似简单， 实非易也 ， 乃

集各家之大成， 先后受小热昏 、 隔壁

戏、 双簧、 苏滩、 相声等影响 ， 滑稽

一人扛， 叫独角戏。 千万别轻看 ， 看

人挑担勿吃力， 上去行行就晓得 ， 必

先具备说笑的才能 ， 并及多种方言 ，

方能成事 。 余生也晚 ， 不曾听过旡

能 ， 父亲却是捧场客 。 问王旡能崭

吗？ 父亲翘起大拇指： “天下间无拨

人能够滑稽讲得过王旡能 ， 单看俚一

副鸦片鬼腔调， 勿想笑也要笑出来。”

定公 （陈定山） 在 《春申旧闻 》 一书

中夸王旡能———“王旡能利用时机 ，

又以笑舞台所编 《蒋老五有唱春 》 ，

遂与陆啸梧合作 ， 伸引其事 ， 说 、

噱、 逗、 唱， 冶南方说书与北方相声

于一炉， 而别立风格， 听者风靡 。 初

仅穿插于舞剧中 ， 后遂邀请为堂会

者 ， 名为独角戏 。 其阴噱， 冷隽， 言

语之妙， 讽刺之深， 虽才具八斗之洋

场名土， 亦望尘叹息， 自以为不及 。”

如今有人将江笑笑、 刘春山跟王旡能

合称为三大家， 并不妥当 ， 江 、 刘为

后起者， 稍低半辈， 岂能并列？

我只听过唐笑飞说滑稽的录像 ，

以气量出名， 号称 “精神滑稽 ” 以别

于 “马甲滑稽”。 唐受恩于黄金荣， 在

大世界演出， 轰动上海 ， 其中以 《外

国糖麻球》 允为绝活， 从上海说到英

伦， 肚皮笑破。 唐笑飞串演的是两人

滑稽 ， 有拍档曰俞祥明 ， 一个逗哏 ，

一个捧哏， 各司其职， 一说一笑 ， 配

合得天衣无缝， 丝丝入扣 ， 就是上海

人所谓 “无拨闲话讲哉”。 唐笑飞的洋

泾浜英文和以上海话， 成为唐式英语，

乃逗笑绝招。 俞祥明逗逗唐笑飞： “你

英文讲得来势， 价末我考考侬 ， 我讲

上海话， 你翻英文， 好勿？” 唐一口答

应 “即管问”。 于是问 “外套英文哪能

讲？” 唐答 “overcoat”， 俞跟着问 “短

打英文侬会讲勿？” 唐抓了一下头， 答

不上 ， 俞哈哈笑 ： “讲英文夸啦啦 ，

拨我考起勒。” 唐眉头一皱， 暗叫一声

有了：“啥价闲话， easy easy， overcoat

是外套， 短打便叫 overcoat—half。” 俞

怔住 ： “啥价虾夫勿虾夫 ？ ” 唐笑 ：

“哈哈， 侬价阿木霖， 勿懂哉。 英文一

半叫 half， overcoat 一半 ， 勿就是短

打， 笨胚！” 俞不服又问： “上面哪能

讲？” 唐答得快： “upper stair。” “下

头。” “low stair。” 俞赞之 “阿哥本事

大 ”， 拍拍手 “请问中间 ， 哪能说 ？”

唐一时语塞 ， 俞祥明见窘倒唐笑飞 ，

开心煞 ， 扮鬼脸 ， 装模作样 ， 讪笑

之。 情急生智， 笑飞想到了：“中间英

文是尴里尴尬， 勿上勿落， 贴当中。”

俞祥明还来不及反应 ， 全场已是掌

声如雷轰 ， 手板拍得红 。 唐笑飞最

擅各种方言 ， 上海话翻广东话 ， 苏

州话转扬州话， 小儿科， 甭讲咯 ， 还

有一招杀手锏———讲东洋话 ， 用上海

话讲东洋话 ： “滑得去滑 （日语谐音

‘我’）， 滑勿过去勿要滑。” 你能不笑

破肚皮？

转头讲王旡能 ， 为春柳剧社王无

恐之弟 ， 无恐后入顾无为之民鸣社 ，

旡能随之。 1933 年， 上海滑稽独角戏

研究会成立， 定规矩 ： “凡词句失于

雅驯， 不合民众教育者， 皆令俢正 。”

经评判员之决定， 分出最优五班： 一、

王旡能， 钱无量。 二 、 刘春山 ， 盛呆

呆。 三、 江笑笑， 鲍乐乐 。 四 、 陆希

希 ， 陆奇奇 。 五 、 赵嘻嘻 ， 丁怪怪 。

公推王旡能、 刘春山为正副会长 。 会

成， 王旡能作古， 乃悬其像于中堂以

资纪念， 后更奉为滑稽祖师爷 。 王旡

能耽鸦片， 吃尽押光 ， 一生潦倒 ， 身

后萧条 ， 连棺材也没有 ， 同行募捐 ，

匆匆下葬。 何处埋遗骨， 沪上黄土下，

一代滑稽大师逝矣！

对了， 上世纪上海出了个老娘舅

李九松， 捧哏一流， 不抢人戏 ， 却是

精彩百出， 光芒万丈 ， 演的电视小品

系列 《老娘舅》， 够顶瘾， 风靡上海 。

近日 ， 东方卫视特意编排悼念特辑 ，

看了， 果然名不虚传。

“疫”中小夜曲
何建明

我知道 ， 即使在最残酷的战场 ，

有时我们也能听到美的乐曲 。 眼前的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 竟然也让我收

获了一首浪漫而醉人的小夜曲……

在 17 年前的那场 “非典 ” 战役

中 ， 我接受了到前线采访的任务 ， 每

天不能回家 ， 蜗居在西四胡同的一间

房子里, 过了两个来月。 当时除了出去

采访 ， 也经常要到北京市政府大院去

参加抗非指挥部的一些会议 ， 我经常

会被进门的温度测试仪挡住 ： 你又

37℃多了！ 如果走带测温的小门框， 红

灯就亮 。 一开始工作人员不让过 ， 因

为我属发热 “危险分子”。 后来算是熟

人了 ， 他们知道我体温虽超标 ， 却非

病毒感染者。

用中医的话说 ， 我这是有内热 ，

其实是身体在某个方面有毛病的信号。

我那时年轻 ， 不当回事 ， 且 “非典 ”

疫情时我们并没有太多恐惧意识 ， 上

面一声令下 ， 我们这些有军人背景的

作家便往前冲 ， 最后倒也没啥大问

题 ， 没一个人感染……看来新冠病毒

传染力度和广度确实比 “非典 ” 要大

了许多。

“独居 ” 生活两个多月 ， 任务紧

张艰苦 ， 又没处吃饭 ， 每天几乎三顿

都是方便面 。 哪知多吃方便面很容易

让人发胖 ， 而且是有些收不住的胖 ，

体重直线上升到一百九十多斤……后

来连续几年体检时医生总提醒我 ：

“你的血糖已经很高了 ！” 可我没有在

意 ， 依然不在乎 ， 一直到真的拖成了

“戴帽” 的糖尿病患者。

这两年 ， 我只能吃完饭就去跑

步 ， 靠消耗热量来降低血糖 。 其实也

控制得不好———以前我是个最不爱动

的人 ， 但必须迈开双腿了 ， 所以现在

每天早晚尽量想法走一走 。 开始走三

千步 ， 后来加到五千 ， 慢慢可以达到

一万了。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 ，

全国上下一片 “宅”， 我的每日 “降血

糖行动 ” 成为困难 。 原先可以去酒店

的健身房 ， 现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全部

关闭了。 煌煌大上海， 平时在外走动，

你看到的不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

就是车水马龙的大街小巷 ， 或者人山

人海的车站和商场……但现在 ， 疫情

中全民 “宅 ” 的时刻 ， 你会感到身边

的一切都变了 ， 眼前大大小小的马路

没有了人 ， 连车子都是几分钟才出现

一两辆 。 这种变化 ， 很容易颠覆我们

的思绪和情感……

酒店房间小 ， 别说跑步 ， 甚至连

多走动都挺别扭 。 无奈 ， 我只能到楼

底下的一片小空地走走 。 但是 ， 那里

有不少野猫 ， 估计是有人投食才维持

生存的 ， 平时大概也让它们活得很自

在 。 我刚开始在那片空地上活动 ， 就

有五六只猫从各个方向的花丛和小树

林里蹿出来 ， 向我狂叫一通 ， 那意思

好像是说： “你是谁？” “谁敢到我们

的地盘来 ？” “带好吃的没有 ？” “没

有带就赶紧走！” “要不下次一定带点

吃的来……”

“你们 、 你们…… ” 我被吓着

了 ！ 堂堂七尺汉子 ， 竟然被这群野猫

吓着了！

我无法再“走”了，它们贪婪的目光

让我心惊。 “你们等着！ 你们……”我给

自己壮胆 ， 然后拔腿就跑 ， 一口气跑

回了楼上的房间。

这算什么事 ？ 给一群野猫吓得屁

滚尿流的。

连续好几天 ， 我再没到后面的小

空地去 。 大约正月初十左右 ， 我想 ，

这回野猫们该不会在了吧 。 再度来到

小空地上 ， 开始数着我的 “一圈 ”

“二圈” 的设定步数———走一百步需要

一圈半 ， 我要争取恢复到一次走半个

小时 ， 三四千步数 ， 这是降血糖的基

本运动指标。

“嗷呜———”

“嗷呜———”

“嗷呜……”

天哪， 野猫又来了。

只是 ， 此次来的猫与叫声 ， 完全

变了 ， 变得有气无力 ， 变得那叫声让

我心底酸酸的， 因为那叫声像很嘶哑，

几乎像啼哭……

再细看， 先看到的是一只黑白色的

小花猫， 后来又发现一只比较大一点的

黑猫， 再后来又出来一只白猫……还有

的跑到哪儿去了呢 ？ 前几天我看到五

六只野猫呢 ！ 另外几只到哪里去了 ？

我一边看 ， 一边想着 。 想着想着 ， 心

就揪了起来———大概它们没能挺过来，

饿死了，或者跑到另外的地方去了……

我这样安慰自己 。 再仔细看了看身边

这三只猫， 又发觉它们应该是 “一家”

的 ， 那奶牛一样黑白花色的是孩子 ，

大黑猫是父亲 ， 白猫是母亲 。 从来不

怎么喜欢猫的我 ， 对这个 “发现 ” 甚

为兴奋 ： 瞧它们这一家三口 ， “小奶

牛” 娇嗲嗲的， 一边叫一边朝我靠近；

老黑猫的姿势还有些凶， 时刻准备着与

我决斗；而白猫则躲在更远一些的地方

观察着我的每一个动作甚至表情……

它们的分工十分清楚和协调 ， 完全是

“一家人 ” 的职能布局 。 这让我暗暗

吃惊。

“嗷呜———” “嗷呜———” 这是

“小奶牛” 的叫声， 我感觉是在向我示

好 、 示亲 ， 它的 “肢体语言 ” 已经充

分清楚地表达了它的乞求 。 “我饿 ”

“我饿” ……那声音跟一个无助的婴儿

的啼叫与哀求无异。

它 ， 完全打动了我 ， 打动了我内

心最脆弱又在人类中容易产生的那份

真切感情和可怜之心……

“嗷呜———” “嗷呜———” 它在

不断地叫着 ， 而且一边叫 ， 一边向我

靠近 。 我心头越来越 “紧 ” 了 ， 脚步

也越走越快……就在以为把这只可怜

的小猫终于甩掉的一刻 ， 我的脚上突

然被绊了一下， 下意识地又踢了出去。

“哇———嗷！ “哇———嗷！” 一阵

尖利的嚎叫吓得我全身冷汗顿涌 。 原

来 ， 那只小猫竟然在绕着我脚下跑 ，

然后被我踢了一脚， 滚了个个儿……

“对不起 ！ 对不起———我不是故

意的 ， 不是的……” 看着它躺在地上

的可怜样 ， 我的眼泪快要出来了 ， 连

声向它道歉。

“嗷呜， 嗷呜……” 它在地上慢慢

翻滚着身子， 有些摇晃地站立了起来，

恢复了 “我饿” “我饿” 的乞求声， 那

双眼睛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怎么办呢 ？ 显然它是饿极了 。 我

掐了手指一算 ： 从上海启动 “一级响

应” （1 月 24 日） 至正月初十， 已经

十多天时间了 ， 一个人十几天没能正

经像样地吃一顿饭 ， 能行吗 ？ 我呆的

这家酒店早已人去楼空 ， 只剩我等三

五个 “宅留者”， 其他的人也不可能路

经酒店附近并且带着食物投在这块小

空地上 ， 这就是说 ， 这群猫已经饿了

相当长时间了！

呵 ， 天灾人祸时 ， 人类的叫苦喊

悲震撼山河 ， 可曾知你们身边还有无

数弱小生命更加难过 ， 它们或许早已

死亡了千千万万……甚至灭绝于一旦。

一向对野猫并不同情甚至有些

讨厌它们的我 ， 此刻一阵特别强烈

的怜悯之情涌至心头 ， 像看到自己的

孩子受到饥饿威胁一般 。 我弯下身

子对 “小奶牛 ” 说 ：“我知道你饿了 ，

知道……”

“咪嗷———” “咪嗷———” 我的

天哪 ！ 这小家伙此刻竟然对我撒起娇

来 ， 不停地凑过身体 ， 在我双脚上蹭

来蹭去 ， 那种亲昵劲儿让人心酥 、 心

碎、 心软……

“好好 ， 知道了 ， 知道了……”

我像哄孩子似的对它说。 我越这样说，

那小家伙越用身子蹭我腿 ， 蹭得我无

可奈何， 蹭得我泪水直涌……

“嗷呜———嗷呜！” 突然， “小奶

牛” 冲我几声狂叫， 那架势很有些像我

欠了它什么似的：“知道了你还不给我弄

点吃的？ 快去吧！ 去吧———去吧！”

“好 ！ 好好 ！ 你……你就在这里

等着 ！ 等着我 ， 我马上到楼上去拿吃

的给你 ！ 不要动啊 ， 别动———我马上

来！” 下一刻， 我飞奔上酒店， 把早餐

时从自助餐厅里拿的两个鸡蛋———准

备晚上吃的 “口粮 ” 抓在手里 ， 又顺

手抓起一根香肠， 赶紧再往楼下跑。

跑到空地上 ， 看到 “三口之家 ”

还在 ， 赶紧蹲下身子 ， 给 “小奶牛 ”

剥了鸡蛋 ， 放在一块干净的砖上……

结果发现它并不吃蛋白 ， 于是又给它

掏蛋黄 。 这回它拼命吃了 ， 两个鸡

蛋黄几乎是被它狼吞虎咽地吃进了

肚子 。

“慢点吃 ， 慢点吃……” 怕它吃

噎住了， 我轻声说道， 可根本管不住。

“嗷呜！” “嗷呜———” 嗯， 是你

啊 ！ 专注看 “小奶牛 ” 吃相的我 ， 突

然听到一旁的大黑猫在叫 。 好吧 ， 再

给你爸吃点吧 。 我顺手把一根香肠一

分为二， 一半给了 “小奶牛”， 一半扔

给了大黑猫 。 哪知 “小奶牛 ” 蹿起 ，

先抢过我给它爹的半截 ， 又兴高采烈

地嚼起它的那半截……

这家伙 ！ 我想笑 ， 可又觉得这孩

子太可怜了———它实在是饿极了 ， 连

爹妈的面子都不顾 。 不过让我感动的

是 ： 当爹的还真有样 ， 它不去跟孩子

争 ， 而是去舔那孩子刚吃完的一点点

残羹 。 而那只远远看着的白猫则站在

一旁 ， 根本就不过来跟爷俩争抢———

那一刻 ， 让我感到这是一个多么和睦

的家庭 ， 那只白猫是一个多么伟大的

母亲啊。

天下为母者皆无私 ， 皆有爱 。 我

的泪水再度沾满了面庞……

第二天早餐时我对服务员说 ：

“以后每天加四根香肠、 八个鸡蛋， 我

要带走， 到时一起结账。”

戴口罩的服务员一笑 ， 说 ： “何

先生这几天的胃口大增呀 ！” 我笑笑 ，

没有说话。

从此 ， 我那孤独的 “宅 ” 生活里

有了一份责任和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

要做。

酒店后面的那片空地上的三只猫

不再是恐怖的 “呜嗷” “呜嗷” 叫了，

而是见到我就甜甜地轻声地叫着 “咪

哟———” “咪哟———”

那声音 ， 在我听来 ， 就是一曲

“疫 ” 中的浪漫小夜曲 ， 它让我陶醉 ，

让我在寒风中不再孤独 。 这也是我在

“疫 ” 中亲身体会到的最暖心的一件

事 ， 是我第一次从另一角度打量 、 理

解人和动物 、 和自然界的关系———这

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我的歌声穿过黑夜
轻轻飘向你
一切都是寂静安宁
亲爱的快来这里
看那月光多么皎洁
树梢在耳语
树梢在耳语
没有人来打扰我们
亲爱的别顾虑
你可听见窗外传来
夜莺的歌声
她在用那甜蜜歌声
诉说我的爱情
她能懂得我的心情
爱的苦衷
用那银铃般的声音
感动温柔的心
歌声也会使你感动
来吧亲爱的
快快投入我的怀里
带来幸福爱情
……

不知何故 ， 此刻 ， 当我再仰望黄

浦江边的那些闪着灯光的大楼和居民

区时 ， 那里仿佛一同在飘扬着舒伯特

的这首 《小夜曲》。 那悠扬而动人心弦

的乐曲 ， 给这个 “摒牢 ” 的城市重新

点燃了生机与爱的活力……

2020.3.4 于上海


